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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四川都江堰市区出发，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向西，行进了1个多小时后，来到
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大熊猫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这里气候温凉、多雨
湿润，地处大熊猫的自然生存环境里，非常适合野化培训圈养大熊猫。

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是大熊猫中心首创的关键技术，主要分为野化培训、放归与监测
等阶段。多年来，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建立了完善的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归监
测技术体系，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

为何要将大熊猫野化放归，这对大熊猫种群保护有什么重要意义？从圈养到放归，大熊
猫要上哪些“培训课”？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助力大熊猫种群复壮

大熊猫野化放归，
都要上啥“培训课”？

大熊猫野化培训后，怎么确定放归栖息地？
大熊猫中心调查监测处高级工程师谢浩介

绍，科研人员会综合考虑适宜栖息地质量、面积、
主食竹生物量、放归大熊猫遗传背景等多种因素，
确定放归地。2018年，大熊猫“琴心”“小核桃”野
化培训并经过科学评估后，被放归至位于岷山山
系的都江堰市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放归后的大熊猫，如何监测其生存状态？
谢浩介绍，大熊猫在放归时会被戴上一个可

追踪监测的电子颈圈，通过卫星信号来追踪它们
的活动轨迹、健康状况等信息，“不过，颈圈会在一
年半左右脱落，无法长期追踪监测，必须依靠红外
相机、粪便取样等方式收集更多数据。”

2021年11月，都江堰市国有林场工作人员在
野外监测时，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影
像，疑似为2018年放归的大熊猫。专家团队前往
现场勘验，并采集粪便样品作进一步检测。通过
从中提取的DNA，确定这只5岁多的雌性大熊猫
正是2018年放归的大熊猫“小核桃”。

大熊猫中心野外生态研究室副主任张明春看
到“小核桃”的影像时激动不已，“这只大熊猫体态
圆润，精神状态正常，在野外生存状况良好。当
DNA识别结果证实确实是‘小核桃’后，野化培训
团队都很激动，这说明‘小核桃’两年多的野化培
训是成功的。希望它能在野外茁壮成长，也期待
它觅得如意郎君，繁衍后代，给我们带来更多惊
喜！”

截至目前，大熊猫中心已放归圈养繁育大熊
猫11只，存活9只，其中7只成功融入有灭绝风险
的小相岭山系野生种群，2只成功融入岷山山系野
生种群。放归的大熊猫中，有1雄4雌共5只已满
6岁，处于可以繁殖的壮年阶段。“放归大熊猫融入
野生种群并且繁育后代，才能达到壮大野生种群
的目的。但要找到放归大熊猫有后代的明确证
据，需要耐心和时间。”吴代福表示。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体系。“我们以此为契机，在大熊猫野化放
归的区域内增加摄像头、红外相机等监测设备，提
升大空间监测能力。”大熊猫中心调查监测处处长
杨建说，同时加强颈圈研发，努力提高电池使用寿
命、提升定位精准度、实现录音实时回传，以掌握
大熊猫野外动向等更多野外生存信息。

“我们将通过种群的动态监测，评估遗传贡
献。”杨建说，通过“猫脸识别”及DNA个体识别等
技术，从大熊猫亲缘关系、年龄结构及遗传水平等
方面开展动态监测，建立区域种群数量、结构和地
理分布数据库，验证放归个体是否繁育后代。

目前，大熊猫野化培训梯队已经建立，未来每
年将有培训合格的大熊猫个体放归野外，并努力
复壮大熊猫小种群。“我们将加快大熊猫野化培
训、放归、监测等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力
争每年放归大熊猫3至6只，并通过引种加大野生
大熊猫濒危小种群资源保护，逐步建立野生大熊
猫遗传种质资源库，实现圈养种群与野生种群基
因双向交流。”吴代福说。 （人民日报）

眼下，核桃坪基地内，有4只大熊猫幼仔处于野
化培训第一阶段：1岁多的“知春仔”“博斯仔”以及刚
出生的两只幼仔。“刚出生的大熊猫幼仔，各方面器官
都发育不完全，我们要时刻关注、全天不间断视频监
控，一旦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饲养员
张大磊说。

在长期实践与研究基础上，大熊猫中心创造性地
实施“母兽带仔”培训。“从出生起，幼仔就跟随母兽生
活，逐步学会在大自然中觅食、寻找水源、躲避天敌等
生存技能。过去，饲养员几天也教不会熊猫爬树，现
在熊猫妈妈用嘴把宝宝往树上一拱，熊猫宝宝两次就
学会爬树。”何胜山说，大熊猫在完成一系列训练并经
过专家论证评估后，才有可能放归自然，“这时，两三
岁的大熊猫处于断奶后、成年前阶段，作为亚成体更
容易融入野生大熊猫种群。”

母兽的选择大有讲究。“母兽最好是具备野外生
活经历的经产大熊猫，或者育幼能力强的个体。”何胜
山说，同时母兽的身体必须保持健康状态，还要考虑
年龄、遗传背景等因素。

为了避免大熊猫幼仔产生“印痕行为”，必须尽量
减少人为活动的影响。“每次给母熊猫投喂食物的时
候，饲养员都会穿上‘熊猫服’，避免幼仔对人类产生
依赖。”张大磊说，要让熊猫一感知到人类就躲避而不
是主动靠近，这样它们才能顺利地回归丛林中。

常年陪伴大熊猫，这份工作在让人羡慕的同时，
也隐藏着鲜为人知的风险和挑战。

夏天，山里经常发生泥石流，野化培训圈常常受
到考验。“2019年8月20日发生的泥石流，离我们休
息的小木屋只有不到100米，当时的情形非常惊险。”
何胜山至今心有余悸。在野外碰到野生动物也是常
事。“山上经常碰到野猪、蛇等，大家在积累丰富经验
和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能躲过一次又一次危
险。”何胜山说。现在，他和同事们总是提前做好防范
预案，每次上山前都会带足物资，随身携带卫星电话
保证通信畅通。

科研人员韦华在一次野化培训大熊猫时差点丢
了性命。2016年12月，在天台山接受培训的幼仔

“八喜”已经接近放归的年龄，但连续两天没有发现
“八喜”的身影，韦华和同事十分担心，进入培训圈搜
寻，没想到被护仔心切的大熊猫妈妈“喜妹”袭击而受
重伤。即便如此，韦华仍然认为：“‘喜妹’咬我，说明
它野性强、母性强，这正是我们野化放归大熊猫追求
的目标。”

茂密丛林间，大熊猫“博斯”带着幼仔
正在酣睡。不远处，身着“熊猫服”的饲养
员，正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清扫圈舍，补充
新鲜竹子。

“为了掩盖人类的气味，‘熊猫服’上喷
有熊猫粪便和尿液的提取物。”核桃坪基地
野外研究动物管理部部长何胜山告诉记
者，不同于圈养大熊猫对饲养员的亲近和
依赖，野化培训的饲养员要时刻保持“隐
身”。

野化放归是复壮和重建大熊猫野生种
群的重要手段，对保护大熊猫具有重要意
义。

近年来，我国通过大力实施天然林保
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和大熊猫国家公
园建设等，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成效明
显。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野
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1114只增长到1864只，分布在秦岭、岷山、
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凉山等六大山系。

然而，自然地理障碍将这些野生大熊
猫隔离在六大山系中，人类活动又将这六
大栖息地种群割裂成无法交往的小局域种
群。“栖息地的破碎化导致被隔离的种群之
间不能实现基因交流，使得局域小种群遗
传多样性降低，加快了濒危小种群消失的
速度。”核桃坪基地主任吴代福表示。

要拯救一个物种，必须保护其所在群
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物种内部遗传的多
样性。“目前，我国保护大熊猫采取的主要
措施是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方式。”吴
代福介绍，两种方式的连接点，就是将人工
圈养繁殖的大熊猫，经过野化培训后，放归
到野外濒危小种群，从而改善其遗传多样
性、降低灭绝风险，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复
壮。

随着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等世界
性繁育难题被攻克，大熊猫人工繁育硕果
累累，圈养大熊猫种群实现了自我维持。
2003年，大熊猫中心启动圈养繁育大熊猫
野化培训放归工作。

2006年 4月，雄性亚成体大熊猫“祥
祥”经过独立野化培训后，放归野外。然
而，不到一年时间，工作人员在雪地里发现
它的尸体。经过分析研判，“祥祥”在与野
生大熊猫争夺领地和食物的打斗中，从高
处摔落重伤致死。

大熊猫中心总结“祥祥”野化失败案例
认为，也许是缺乏合适的学习对象，导致

“祥祥”野外生存能力不足；也许是放归地
种群数量饱和，“祥祥”缺乏足够的生存空
间；野外成年雄性大熊猫对领地和配偶的
争夺异常激烈，“祥祥”可能打斗经验不足，
招架不住。

总结经验，再接再厉。2010年，随着圈
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大熊猫中心
启动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第二期项目，并
首次提出“母兽带仔”的野化培训新方法。

复壮和重建种群 一出生就学野外生存技能

改善微小种群遗传多样性


